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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沽厂宁厂的
沦陷和人员内迁

第一节　日敌侵夺工厂

股务卷之一

六吉堂致久大函

径启者：据《新民报》晚刊登载贵公司经股东会议决让渡与兴中公司等语，查敝
处并未接到贵公司开会通知，究竟如何无从悬揣。特此函达，希即赐复，并请
将议决案寄下一份以明真象，至纫公谊。此致
久大精盐公司

六吉堂股东拜启　二月二十六日
（１９３８．２．２６）

与卜内门往来函卷之四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天津《京津日日新闻》节译
收买永利公司之议复起，
日本曹达会社研究对策之中

　　关于收买华北唯一之化学工业永利公司问题，曾由日本曹达会社与各关
系方面研究种种对策，现日本曹达与永利债权团两者间已成立谅解，因而收买
之议急遽复起。

永利公司总厂设于塘沽，资本五百五十万元，纯粹为中国人经营之事业。
该公司在银行借款一千万元，每日生产纯碱一百七十吨，烧碱亦有生产。该厂
有发电所之设备，除自用外，余电供给市面。该公司南京尚有硫酸厂，规模甚
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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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２．２８）

股务卷之一

复六吉堂重兼先生函

重兼先生大鉴：奉读二月廿六日大函承询公司情况，兹略陈之。本公司自上年
事变工厂驻兵，被迫停工，旋由日商兴中公司以钧部名义向公司迭次游说，提
出各种要求，同人以总副经理因公均不在津，且本公司系股份公司，非经股东
大会公同讨论不能有任何商量办法，纠纷半载，迭经婉词拒绝，乃兴中公司不
顾我方一切竟强取塘沽工厂，而美其名曰代理经营，处此环境暂时无可如何。
目前交通梗阻，股东散居南北各处，不仅股东大会无从召集，即董事会亦不易
集合，此自事变以来本公司之实在情形也。

来函所云报载消息均非事实，国事总有解决之时，本公司系民间事业，想
将来当有一合理办法也。谨此布复。顺颂
台祺！

２７，３，３
（１９３８．３．３）

股务卷之二

刊于民国廿八年五月廿九日上海英文报纸《中国快报》
声　明

自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战事发生以来，本公司塘沽碱厂与卸甲甸硫酸!厂
虽因不便工作先后暂行停工。但本公司系属商办，财产所有权绝对确保，任何
人，不论外籍或本国籍，如有借战时秩序纷乱加以侵害者，本公司有追及权，其
一切损害之责任应由侵害人负之。特此声明。

（１９３９．５．２９）

第二节　沽厂宁厂的沦陷和人员内迁

日敌侵占前后的措施等卷

径启者：卢沟桥事件，已演成中日全面战争，各业停顿，公司沽厂适在战区，于
本月七日久永两厂被迫全停；华北、上海均在战时状态，无营业可言；久大淮
厂、永利!厂虽勉强维持开工，然运输阻滞，势难维护工作，因此久永两公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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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不能不采取临时措置，特组织财政管理委员会，由总经理自兼主席，并指定
在沪高级职员四人为委员，共同管理并支配两公司财政，以期统筹全局而策万
全，并图将来迅速复兴。对于一切开支均采紧缩，自八月份起，所有在沪职员
薪资，除五十元以下者照常发给外，其余皆减成发给，兹决议各支店因营业关
系八月份职员薪资暂照常开支，一切店支务须极力紧缩，如时局到下月仍无澄
清之望，则各支店职员薪资自亦应与在战区之同人采取同样措置。兹请将尊
处职工名单并薪给从速列表寄来，以便交委员会核夺，又尊处目前营业情形如
何亦盼见示。此致
上海　芜湖　长沙　湘潭　汕头
南京　汉口　岳州　常德　广州

经理处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秘书处启

（１９３７．８．１９）

日敌侵占前后的措施等卷

致津电报

烛函悉。一、厂外者可听其占用，不必谈租或卖，厂机可云开工时自用尚
不够，不便租与；二、当然无庸议，请婉拒。支出储金办法应加按月付利之特别
存款暂停付息，但可照储金例还本，余详廿五函。　旭

（１９３７．９．２４）

日敌侵占前后的措施等卷

范旭东致南京电报

致本、冰芝暨全厂员工同鉴：敌机轰炸本厂早在意中，诸君立于国防工业第一
线，悲壮胸怀可歌可泣！祖国复兴在望，切祝致力不虚，全团体同人当为诸兄
后盾，谨电慰问，幸为国珍重！　锐　廿八

（１９３７．９．２８）

永利与日人交涉卷

长芦盐务管理局训令　盐字第２７８号
令永利公司

兹派产销科科员最首喜久三、加藤登志男、小山田忠男等会同前往天津久
大精盐公司及永利制碱公司调查营业状况暨其他重要事项。除令委暨分行
外，合亟令仰该公司知照。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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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长　王竹林
副局长　郑梅雄
（１９３７．１１．１０）

往来私函卷

第６０号
啸兄大鉴：廿七日公私两函均悉。今日阅报平津邮局已被接收，以后来信恐以
托罗耀庭兄转为妥。

碱厂对方势在必得，拖延终非办法。租卖两途弟则主卖，彼此势力悬殊，
如何能够合作，不如拿笔现钱另作打算。不过卖亦要有限制，只能将物质上一
切财产出让，其他权益如免税、专利等乃政府所特许，非公司所得擅专，此层必
要弄个明白。以上不过弟一人之私见，一切当然应由旭兄决定。

广汕要碱，复七兄去后曾由港来电嘱挑好货运汕三百吨，现正在与船行接
洽，不日可以装去。查尊函系十一月廿七日所写，复七兄系该日离沪，则旭兄
汉电自系直接得自港汕，并非由沪转闻，至港汕何以此时忽需货弟亦不知。
此颂

大安！

弟倜上　廿六，十二，六
（１９３７．１２．６）

银团承募永利公司债一千万元卷之四

径启者：敝公司塘沽工厂前因时局关系停止工作，所有负责及技术人员多已返
籍，一时交通阻隔不能来津，故无法复工。有兴中公司者迭次派员前来要租赁
敝塘沽工厂，并出所印就之合同强令敝同人等签字，惟敝公司系股份公司，其
主权本在股东会，现在时局未定，各董事均散处四方，故敝同人等迭电总经理
请示时均据覆称无法开董事会，暂时不能进行。日昨兴中公司复派员来公司
出示冀东特务机关长公文一件，竟将敝公司塘沽工厂委托该公司办理，据该公
司人员口头声称并将派员来敝公司接收公事房。伏查敝同人等处此情势之下
实属进退两难，无法应付，不过敝公司财产原属贵银行团之债权担保品，自应
据实奉达，请贵行迅予在津各银行联络，共筹妥善保护办法，以免此项财产之
损失。而最重要者，敝公司负责人员既均不在天津，而法租界三十二号路公事
房内所保管之文件至多，如一经该公司借用则全部凌乱，将来必至无法整理，
最低限度应请贵行与在津各行妥商法租界工部局予以保护，务请兴中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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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前来借用，是为至要。专此奉达，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承募永利公司债银团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管理处启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１９３７．１２．１３）

银团承募永利公司债一千万元卷之四

照抄津行稽字四一八号来函

为转陈兴中公司派员租赁永利塘沽工厂，此间各银团开会讨论经过祈鉴
察由。

敬陈者：据此间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管理处函称：

　　兴中公司迭次派员前来租赁该公司塘沽工厂，最近并出示冀东特务
机关长公文，嘱将该塘沽工厂委托兴中公司办理，并将派员前来该公司接
收公事房等语，请为迅予联络各债权银行团共筹妥善保护办法。
等由。此间各银团于本日下午开会讨论，佥以兹事重大，该公司各董事既

均散处四方，暂时无法召开董事会妥筹应付方策，银团虽有债权关系，然无权
代为出面接洽，如兴中强令移交，际此时会只有请该公司尽力疏解，银团未便
出面干涉。理合照抄该公司来函一份转陈钧处，敬祈鉴察为荷。此上
总处

津行敬启

附抄函一件

附件

兴中所提租约如下：
（１）甲将工场租与乙，其租金另定之；
（２）前条之租期自契约日起三年；
（３）乙租满期后将工场恢复租借当时之原状还甲；
（４）乙对工场运营上施行所必要之新设备交换或新装机械须先得甲谅解；
（５）前条所装之新设备及机械租期满后可由甲以预先协定之价格收买，前

项收买价格之决定法由甲乙各选二名联络员豫为协定；
（６）甲现有之原料材料凡乙所需者由乙买收，其价格另协议之。
（范旭东回电不能理他。）

（１９３７．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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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敌侵占前后的措施等卷

致天津电报

径启者：现在工厂停工，各董事星散四方，一时无法开会，公司将来计划，亟待
股东会开会议决进行。惟公司全部财产，早经指定作为银行募债担保，而尤以
塘沽工厂财产为重要，凡我同人均有妥善保管以待将来股东会议处置之责任，
故凡我在厂职员均应勉尽此项职责，对于厂内全部财产慎重保管，非有总公司
命令，不得随意处置，更不得交付任何人代管，以重职责，是为企盼。此致塘沽
工厂诸同人公鉴。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管理处启

此函请屠伯范先生传观。
（１９３７．１２．１５）

永利与日人交涉卷

敬覆者：昨接台端十八日投邮来函一件，内称敝工厂已由冀东特务机关长委嘱
贵社运营，并不日将派员准备一切云云。查敝公司本系股份公司，其主权属于
股东会，敝工厂现时虽暂行停顿，但若委任运营等事项，则完全属于公司主权
问题，除股东会以外，即董事会，或总经理，亦无权独自主持，何况敝同人等，不
过公司雇佣之中级职员，更属无权考虑此项问题。日前贵社刀根先生来敝公
司时，已经敝同人将此种立场，详细向之说明。贵社同人，均系商业界之巨子，
对于敝同人等之地位自能见谅，故来函所称各节，无论贵社已否受有特务机关
之委嘱，但就敝同人等之权限而论，对贵社来函意旨实无法接受。又敝公司全
部财产已于民国廿三年因发行公司债一千万元抵押于经募债券各银行，立有
合同在前，并此声明，至祈察照。此致
兴中公司董事

平山敬三先生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启

（１９３７．１２．２１）

往来私函卷

第６２号
啸兄大鉴：７５号函悉，又十一日用打字机印之函亦收到。事到如今只有听其劫
持，字是万签不得的，十一日耕兄亦有同一性质之信，耕兄及兄函均云曾有电
来通知停寄一切邮件账册，此电迄未收到，若非被扣便是遗失。弟恐有在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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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未到，故接尊函立即打一电致尊府，文曰：“真函、真电未到，盼告耀廷兄所
有在途信件均送尊府。　倜”此电系由大北打的，但能送到否则不敢保。王庚
三兄回津弟亦托带有函，想渠当亲交，不致有误，以后弟有函均将由耀廷兄转，
乞随时与之接洽为要。天津公司既闹得乌烟瘴气，上海亦不能不防，弟已将门
口招牌撤去，惟久大者暂留，因完全撤去不成局面，好在久大目标尚小，或不注
意，所有蓝图以及重要单据均装木箱寄存相识之洋行。总之，此种局面诚如尊
言能保一日算一日也。

大批技术人员过沪去港，在沪未停，弟事前不知，故未到船边晤（计程应已
过去），惟此辈到汉后又将如何？由太古运来各件尚未到，到时只好存在可靠
之栈房较为稳妥，!厂情形如何杳无消息，弟劝老范去港，并非一定说做何事，
不过以其在汉太苦，又与津沪隔绝，不如去港休息些时，津沪有事尚可易于兼
顾。惟华南情形已日趋严重，恐香港亦非安全地带也。

津字第１１２号公函所云与卜交换之销货数字，兹将卜借销永货截至本月
十五日止各月数量列表寄上，乞察阅。此颂
大安！

耕兄烛兄均此，未另。
弟倜上　廿六，十二，廿一

（１９３７．１２．２１）

永利来往私函卷

倜兄大鉴：弟旧历年前为塘沽工友纠缠逾周，私匿在家避与见面，大不自由，直
到除夕前一日，老屠携工人代表信来商，弟感觉一味硬碰，决无了局，本来十二
月业先加发半月，原作借款，不叫申薪，弟许可再加发半月，连前所借半月，亦
不必还，不过公司附带一条件，须各工友每人均签一张交津，否则不行，其条件
为何，即各工友须声明自接收此一个月整薪之后，除非将来永利本身复工仍由
本厂雇用外，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得对公司或工厂有任何要求（其意即指往常旧
历年前之奖金及日后兴中对他们解雇或他们自动不干，援照八月七日离厂各
工友各发八、九月两个月工薪成例）。其时在津之工人已回厂，屠亦认弟所提
条件尚合情理，可以办到，屠当日携１８０人半月工资现金回沽，今已四日未来，
工人亦不见再来，应已办过。果各人都有此一声明，往后如再来津有所要求，
弟即可以先持此字令其退出，倘再强求，弟即不再客气，径告法租界当局派警
唤散，不比从前过于空泛也。如此一来，往后工人到津胡闹可免。

年底借薪，职员中当初闻有统计部张汝逊发起向弟要求借一月，拟邀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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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签一公函，附和者有该部陈文进及工厂库房主任何允升。找到寿祺，经寿祺
声明，迹近借众要挟，颇不适弟个性，恐反弄僵，不肯签字。事为弟闻，遂搭信
说各人状况不同，实需者个人分别商借，尚无不可，但不容借众挟持，结果仅此
张、陈、何三人各多借一月。谷贻兄打电话下楼商借，弟云彼在公司已有四百
元借款，最好不借，如非借不可，弟自遵命，请他再想想，其后竟未来借，不过会
计、营业两部同事闻到，大家不平，他们并非说他们也要借，但说平日做事，统
计部几年看不见有何工作，今日借钱，他们倒在人先，连部长亦不例外，甚说公
司不公。因事变后只此两部工作几如常，弟直辖诸人，始终均九时到五时散，
绝对努力服公，未改常度，若他部及沽来诸位，论薪酬均同照折净领取，论职务
则一无所事，并不来公司，无怪其愤愤不平也！此颂
台安！

弟啸秋上

（１９３８．２．３）

永利来往私函卷

余啸秋致李倜夫函

倜兄大鉴：四号手书奉悉。
……
（二）此种时局，老总有何办法，其苦闷是何待言。其出游各省，不知已成

行否，此间有好些事须他表决，信已去过，不知能覆我否，弟现在此，感觉局面
异常险恶，固然某某压迫，尚是外来，而内部人们真为公司利益打算者实所罕
见，纲已先震，纪如何云，可怕之至！

（三）某公司强办我厂，近闻颇感觉将为赔钱买卖：（１）须下大资本，（２）成
本高，（３）无销路（此尚按其果能制出好货言之）。其主事刀根曾来见弟，要谈
“事务联络”，恍惚仍朝合作一途做去，弟仅一小职员，如此“合作”大事，何能代
表公司谈什么？尚未与见，似其来缠不已，终须一见，否则一走，此间责任又交
谁？今日《庸报》凭其单相思，有一种登载，附以寄阅，相与一笑，让渡虽无，而
强夺与停顿则实，恳将此报转汉旭烛二兄是荷。股东中见此质询，恐难免也。
此颂

台安！

弟啸秋上

（１９３８．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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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来往私函卷

倜兄大鉴：八号手书奉悉。
刀根屡欲晤弟，弟不离津，即须与晤，单托外出或拒见，不独难久，且恐惹

事，弟故终于上星期三与之见面，嗣星期五又来，窥其急欲见面之用意，大约不
外联络私人感情，预为将来合作布基，要求转达于范，请范预提合作方案，及打
听最近日本东京报纸登载永利股票大出卖，及“日本曹达会社”拟收买永利或
与永利合作，正在谈判两点是否属实几点，屠云久厂已出盐，只候日本草包运
到即运北海道作渔盐卖，永厂预备出碱工作已属六成，将来出货，推销上甚有
问题，其欲联络我方营业人材与之卖力，应亦其见面原因之一，但究何日出碱，
终不可知耳。

弟一再声明，弟系维持残余局面下之一会计，月底发薪则到公室，平日本无
事，偶然上午十一二点一到，因为自己私人在津有买卖，比较紧要，公司事不过兼
差性质，如我小职员，实愧无力足以代表公司，今兹会面，完全一种私人友谊而
已。现如此开端，将来恐将继续有所请求也。从种种方面着想，弟非南来不可，
屠兄今早亦有信到，并此奉闻。当日两次会面，即请彼助译，弟看将来不独弟须
一走，彼或亦非离开公司不可。

……
此颂

台安！

弟啸秋上

（１９３８．３．１）

伪冀东政权拟收买公司电气事业卷

冀东政务移交办事处通知　建字第一号
为通知事。案据冀东电业公司呈称，查本公司之成立系基于统制冀东全

区电气事业而设置，并蒙钧府许可发予执照实行营业在案。今依据上列原则，
为收买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塘沽所经营之电气事业，拟派由本公司副董事长
高原渐与该公司负责人商洽收买事宜，敢请钧府饬令该公司董事长知照，同时
指令本公司办理，如何之处未敢擅专，理合具文呈请鉴核示遵施行等情。据
此，除批示并派建设厅调查主任刘重三、冀东电业公司副董事长高原渐会同前
往面商外，合行通知该公司届时予以接洽办理为要，特此通知。

右通知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
冀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原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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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建设厅调查主任刘重三

……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冀东政务移交办事处处长陶景唐

（１９３８．３．１２）

永利来往私函卷

倜兄大鉴：１０号手书奉悉。
……
刀某上周又接连来过二次，声称两月后将出货，逼弟告知营业组织及方

法，并央我合作。弟不见不可能，见而被逼，对其所询，无论如何说法，总不能
不说，所谓组织销法云云，弟另外说了一些，将来果真出货，倒是不好应付，在
弟种种，当然不能为之帮忙，不过一出便百余吨一天，独占资金，此时销场仅平
津一线，有何营业？彼为求脱货，势必天天来扰，甚至于将销货不动完全归罪
于弟无诚意帮忙，不为彼供给种种消息，因而于我个人发生种种不利，全非意
外。某方现分两种做法，沽某黑脸，刀红脸。最近汉沽六滩及恒丰均先后被沽
某武力接去，刀有牛皮糖性，每来辄一书，去年八月起开先，均只谈和平合作者
便是他，其后演成十二月底之异态，亦非别手。弟深知职责，所谓南下，亦系出
自范函（其函系寄弟与耕，与任函同发，现任函亦已收到），嘱与紧缩方案连同
拟具，弟去信尚再三申说千万不可写在一函，必须另函……但情势如不容留，
又有何法？旦弟即去，一切事体事前当然有一个摆布。弟老母在堂，公私都不
愿走。上次为着津公司函范深深焦虑，范覆云此间主力在工厂，“全牛已失，安
问蹄角？”迄今思之，其说有理，盖此间紧缩案发表后，人已有限，即令需求“主
持”，能有几何？账卷寄存银行，一如中枢政府，在处都可指挥。总之，要迁南
系出范命，何时执行由弟审酌，然后再将彼函公表，非属必要亦懒动耳。

三五吴兜新生意，乔无可授意，公司不再为兴华掮，弟屡向乔表示，即彼月
前购货一千担，弟非先款不行，在平日彼不妨指定三五货款作抵，不过当日老
范与渤海决战，暗用兴华作炮架，其事乔在京沪均与范面洽，自以复七兄接洽
更多，范在一月初尚托弟转口信与乔，弟即不理，最后三五果真踏空，乔不得
已，自然问范，因三五在前本公司化身，现乃脱辐，弟现尚表面与乔周旋，全以
减少老范日后麻烦，兄所云云，似尚未尽理解，否则即弟不明尊意，乔昨云三五
如此做法，有款不缴他，他相信吴是奉令，复七不叫他如此，他决不敢，乔云真
是啼笑皆非。目今形势，再交三五卖，他决不敢，全交卜卖，他不甘心，已声明

２６５

“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



决不朝此路上走，但不知货交兄卖，兄认为对各方面无妨碍否？恳兄密计一
下，从容示覆，行不行都无关系，不过兄若代卖，非有熟识营业员不可。刻在三
五之傅廷璋，即先代乔卖，嗣三五成立，乔旧与三五者，兄必得到此人，然后路
路皆通，此亦须特加考虑者。

……
此颂

台安！

弟啸秋上

【编者注：“三五”是永利在沪出钱办的“兴华”泡花碱代理家。】
（１９３８．３．１６）

伪冀东政权拟收买公司电气事业卷

径覆者：顷接贵处建字第一号通知，以冀东电气公司拟收买敝公司在塘沽经营
之电气事业，特派建设厅调查主任刘重三会同该公司副董事长前来与敝公司
董事长面商，通知敝公司届时予以接洽等情。查敝公司对于该公司此项提议
原则上可以同意，惟现在董事长并不在津，且此项电气事业向归工厂方面管
理，自工厂停工以后厂长已经离职，故关于此事之出卖议价等手续现无接洽办
法。合行奉覆，敬希查照为荷。此致
冀东政务移交办事处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驻津办事处启

（１９３８．３．２２）

日敌侵占前后的措施等卷

杨春澄　!厂职员离!厂到汉口后的报告
寇中脱险记

引言

　　客岁九月间，老友邀同往清江去为久大公司办精盐，一可以裕国税，二可
以济民食，故欣然乐从，因得睹淮上风光，颇为舒适。迨至十一月间东南吃紧，
永利公司硫酸!厂遭炸停工，友人为善后之事欲以相烦，予即诺之，若【偌】大
新兴工业岂可因敌未取即骤然舍去？故抵厂后人员星散，当约二三同事雇工
维持，由南京失守以来已经五阅月，其间与寇海陆军官、士兵、船员等相周旋者
不计其数，凡关于厂事与敌情，以及附近见闻所及、沦陷惨状每有所感触无不
写述，设法投寄于公司及友好各处，能达与否非所计也。迩来再一一汇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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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明日黄花，失了时间性，故兹仅将最近与寇脱离及途中情况泚笔记之，以供
公司日后恢复!厂作参考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日寇海军正式宣布没收永利化学工业
公司卸甲甸硫酸!厂。前一日（二十一日）来吴兴兵舰一只，泊于厂前，以小汽
艇十数只，装载三井洋行、东洋高压会社之职员、技师共五十余人来厂，布置一
切，下午该社社长及技师并海军多人来予寓，时予居于厂后永利第一村中，系
职员住宅，此事予前闻知，盖该社有职员在前一月曾来厂调查一星期也。当时
予即设法函电总公司请示应付办法，不料回示未到而寇已至矣。予当询以此
举系合作究系没收，彼等解释甚为含糊，惟云奉令来办，甚愿借重予辈，以为将
来谅解地步。予见事已至此，只得虚与委蛇答应，惟约定兵不入第一村，因此
村系职员住宅，纯属私人财产，彼亦应允，当日果未入村。至次日（即二十二
日）上午又来海军舰长官多人，现出狰狞面目，平日一切假面具俱已撕开，各兵
士亦自由行动，予已知其最后关头到来，此时适三井厨役日人来予处借物，予
即嘱以请三井技师七海或社长日野速来予处，此二人毕竟系实业界人，且于予
有数面之雅，或可解围，一面与寇酋敷衍，予告以从前出云军舰诸人及安宅军
舰松本司令等，与予均有交情，馈送各种食料，并示以与各酋同拍之照片，此酋
毫不注意，惟问予在厂保管数月之久公司究有无信息来，予答以自去岁十二月
以来，毫无音信，该酋点首云，我想亦无法通讯（未必），又问尔在厂许久，亦曾
写信于公司否？予答以予来此人地生疏，出厂外遍地是匪，再远则有便衣队等
类，出厂即危险，故从未执笔，该酋又点首云，我想亦无法可出去（未必），旋即
宣布从今日起君与永利公司须断绝关系，此厂已交三井接办，君如愿入三井办
事，则此时君之食物由海军供给，君个人之什物亦不搬移，我深知君等在中国
亦受压迫，此后可以解除，但我日本臣民向系忠实的，以后不要“口是心非”，致
于未便。予当答以科学原系世界共同的，昨日既应允受三井之聘，自当一心一
德，贯彻始终，但须声明者，自去岁至今公司无一文寄来，而予在此暂雇临时工
人约五十余名，每月惟赖于厂中所存纯碱变卖以作工食，今晚必须结算解散，
彼酋亦俱应允，故在此纷乱搬物之际，而我所搬剩纯碱数十包，各不相妨，予私
自笑谓，此即大篓油泼了去拣芝麻，毕竟拣芝麻数粒。其实工账早已结束，当
将此数十包纯碱分赠与平日出力之工人，下余变卖之款交于同事三人，以作临
时各别逃亡之需。旋该酋点首微笑别去。至此时，三井技师七海、主任日野亦
至，而所余之该舰特务长姓鹿毛的最凶横，此人年约二十岁，生长于九江日商
之第二子，中国语说得很好，在中国姓陆，家族现住上海，哥哥战死，该寇甫由
师范毕业，即允特务长，年少气盛，与予感情恶劣，予当私告七海，何必令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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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七海俯首移时，旋即与小寇叙家乡，谈身世，故予知此小寇最详，将来此小
寇如化装入内地，当比汉奸更凶，并知日野、七海二人系间接为予解围。此后
至下午五时止，此二人并未离予身，总在各方面开玩笑，并时私附予肘谓，困难
困难，吾辈同受困难，予即知彼辈亦在压迫中矣。此二人并私谓予可不必报告
公司，如查出即危险，最好今晚即搬至三井住，决可保全，因该海寇已悉予平日
对寇兵与船员曾有反宣传之嫌疑也，予笑答以今晚须结账，明早即到三井办
事，彼此至下午五时分手（小寇在内）。予已确知彼辈毫不疑予，当即步至卸甲
甸街上（离厂约二里）某家投宿（此予向所宿处），移时同事三人毕集商议予脱
逃事，均谓今夜天雨，黑暗难行，必俟明晨在八时以前逃过厂后约六七里地之
葛塘集（日寇陆军警戒线），即可无事，当时予亦以为然，当即将公司尚有余款
若干千藏在某处，又某处尚有存碱若干袋，值款若干，告知同人，以后俟予回汉
向公司报告后听公司处理，并吩咐其他各未了事。迨至夜九时余，即有一亲信
工人来叩门，予问明纳之，据云：厂内他处所存之碱二百余袋，现已被本地流氓
抢窃一空，并闻各流氓正在商议此次厂被日人没收，杨某必定逃走，但杨某所
卖诸物，存款甚多，趁此向之需索云云，予闻讯当即捡取衣服数件，行李一卷，
嘱一工人负之出后门而逃。予走出时，房主尚不全知，街上人全不注意，如天
明必有意外，仅某君送予出危险界，黑夜奔驰，只得附某君之肘而行，至出危险
界时，某君即告辞回去办迁居事，别时黑夜执手，某君声嘶泪下，以一幼子相
托，其余则此后行迹不定，誓竭个人生命以报此仇，亦云惨矣！

……

接收日人之文件卷

译自廿七年七月三日《满洲日日新闻》

塘沽永利化学工业工厂开工

塘沽永利化学工厂业由兴中公司收买，并委托该公司经营，各种准备虽进

行极速，一时因燃料发生问题不得不延缓开工日期，最近此项问题已经解决，
业于六月底全工厂开工，该公司第一次制品可于七月中旬出货。该厂之生产
力现下日产苏打灰八十吨，较之事变前约减一半，将来当渐次增加产量云。

（１９３８．７．３）

接收日人之文件卷

译自廿七年七月九日《满洲日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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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两化学工业之财产评价

［天津八日特电］塘沽二大化学工业之永利化学工厂及久大制盐两家，已
被兴中公司将其事变时破坏之处，修复完成，在近开工，但因财产评价，尚未完
竣，故尚未能正式移让于兴中盐业部及旭苏打玻璃部。因此之故，兴中营业部
召集有关系人员组织两公司之财产价格委员会，于本月六日举行首次委员会，
研究正式让受时之价格及有关联之各种公式手续等。又华北盐业公司将来成
立后，永利、久大当然须附属于该盐业公司之内，关于评价现严守秘密，大约永
利为三百五十万元，久大为四十六万元之谱云。

（１９３８．７．９）

接收日人之文件卷

译自廿七年七月十三日《京津日日新闻》
久大永利之评价委员会成立，近移兴中盐业部管理

长芦盐为工业药品原料，乃华北重要物产之一，其使命甚大。故近已组织
久大、永利两工厂之评价委员会。日内将移交兴中公司盐业部管理。现在汉
沽及塘沽约开拓九千町步之盐田，今年豫定产盐六十万吨。但本年不限于春
季，即秋季亦须进行。对于盐田，着着（？）加以改良。今春以来，日本内地天气
不良，影响盐田，产量锐减。为补助计，专卖局已向塘沽久大精盐工厂定盐五
千吨，闻现已有三千吨待运。将来规定五年计划，南自邓沽，北至大清河河口
附近，开发新盐田一万二千町步。一旦完成，则一年可产百五十万吨，成为世
界有数之制盐场。目下因港湾之设备尚不完全，加以装运亦有相当之困难，故
计划暂用五百吨小船，直接运往日本。该公司盐业部以最大之努力进行，不出
数年，长芦盐业当有异常之发展云。

（１９３８．７．１３）

１９３９年来往私函卷
第７３号函
啸兄左右：毅灵兄近来上海，据云津处邻居换了东家，新邻与毅老甚善，闲谈中
曾及我事，彼弥觉前任办法太不对，旋问我尚有人在津否，毅老答以无人，并告
以兄等不得不走之情形，彼亦弥致惋惜。后又问旭兄在何处，毅老答以不知，
彼知毅老将来沪，托代调查，并请电告，毅老拟以旭在家乡告之，嘱汝兄问弟意
思如何，弟意甚善，汝兄已有函致旭告以大概，因不能详述也。汝兄与毅老定
十四日返津，或尚有复文亦未可知。烧碱近已卖出壹百余桶，其余阴历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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